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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烧连营说“猇亭”
———三国古战场考察之一

王前程
( 三峡大学 文学与传媒学院，湖北 宜昌 443002)

摘 要: 火攻猇亭是吴蜀夷陵之战中最为关键的一场战役。刘备主力一直在江南夷道连营，故此“猇亭”不

可能在长江之北，应在长江之南的清江流域，大体位于今湖北宜昌市长阳县磨市镇下溪口村至宜都市石门村一

带。夷陵之战前并不见“猇亭”之称，它可能是刘备对于一处邮亭的临时更名。今之“江北猇亭”是小说《三国演

义》流行之后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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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初期，蜀汉与东吴在巴楚门户———夷陵( 今

湖北宜昌地区) 展开了一场惨烈的拼杀，史称“夷陵之

战”。而火攻猇亭则是此战中最为关键的一场战役，

故而许多学者又将“夷陵之战”称作“猇亭之战”。可

是，“猇亭”究竟在何处? 《三国志》等史书并未指明其

具体方位，而今人则多认为长江北岸的虎牙山附近

( 今宜昌市猇亭区，暂不妨称作“江北猇亭”) 就是当年

吴蜀激战之地。但笔者以为这多半是小说《三国演

义》带来的混乱，历史上“火烧连营”的猇亭大战不大

可能发生于“江北猇亭”。

一、蜀军占领长江峡口地带，但水路非其

主攻方向

刘备发动伐吴之战，目的是要夺回关羽丢失的荆

州，而夺取荆州则必须首先攻占夷陵地区。从夷陵进

攻荆州中心江陵有三条线路: 一是长江水路，二是江

北夷陵道，三是江南夷道。
长江流经三峡地区，水急浪大，流速可高达每秒 7

米，如蜀军选择水路进攻，则具有吴国所深为忧惧的

“舳舻千里，星奔电迈，俄然行至”［1］的天然优势。但

是，东吴擅长水战，水军战斗力极为强悍，且江防十分

严密，往往使用铁索、铜柱、铁钩和箭楼进行联防，堵

截江上船只，蜀军不做充分准备是很难取胜的。《晋

书·王濬传》载: 泰始八年( 272 年) ，王濬任益州刺

史，开始秘密训练水卒，制作运载两千余兵士的“大船

连舫”; 至太康元年( 280 年) ，王濬楼船下益州，火烧

千寻铁索，一举夺取宜都郡，进而灭亡了吴国。这一

战前后准备了近八年之久。而刘备发动伐吴之战，准

备仅一年半，其对手又远比王濬所面临的对手精明得

多。所以，基于蜀汉水军战斗力的有限，刘备并未选

择从水路上大举进攻东吴的方案。
但蜀军确实有过顺江而下的军事行动。《三国

志·先主传》:“( 章武) 二年春正月，先主军还秭归，将

军吴班、陈式水军屯夷陵，夹江东西岸。”说明蜀汉吴

班、陈式利用顺流临下等优势成功地夺取了夷陵城，

并在长江两岸驻营。据文献记述，隋唐以前的夷陵城

大体位于今宜昌市西陵区西北地段即葛洲坝至下牢

溪一带。从西陵峡口南津关至故城洲南端的长江为

南北走向，长约 18 里，两岸多支流溪谷，水流出峡口

逐渐变缓，地势也相对平坦，便于驻船扎营。即是说，

吴班所部除夺取了夷陵城外，还占领了这一段呈南北

走向的 18 里长江及江滨区域，故有“夹江东西岸”之

说。自此以下的长江应为东吴水军控制，从西坝沿江

而下约 45 里处就是著名的西塞，东北岸为虎牙山，西

南岸为荆门山，紧锁大江，两岸山头建有城堡、箭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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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上可置铁索，为历代兵家江防要塞，夷陵之战时无

疑是东吴水军重点布防之地。显然，从大江上彻底打

破吴军防线是刘备不敢奢望的。而蜀汉水军拼死攻

占夷陵城及其江滨地带的战略目的主要有二: 一是控

制长江峡口，防止吴军溯江西进; 二是作出从水路进

攻的态势，吸 引 东 吴 注 意 力，为 蜀 汉 步 军 的 行 动 作

掩护。
由于《三国志》记述了吴班、陈式“夹江东西岸”的

军事行动，导致后人误以为刘备大军是沿着长江两岸

连营七百里向东吴攻击前进的。元代讲史话本《三国

志平话》之作者完全不熟悉夷陵地形地貌，叙述刘备

大军多次“过江”，仿佛长江如小溪，涉水即过。而《三

国演义》在《三国志平话》的基础上继续“纸上谈兵”，

描写蜀军“移营夹江”，“夹江分投结营”，刘备一会儿

到江南，一会儿到江北，天堑变通途，略无阻碍。以致

今天包括一些学者在内的许多人仍以为刘备是沿江

两岸树栅连营、在“江北猇亭”一带与东吴军队对峙而

最后被陆逊“火烧连营”的。其实，只要稍稍了解一下

宜昌江滨地貌和交通发展史，就不难发现这些描述不

过是文学想象中的“火烧连营”。
上文已述，蜀军“夹江东西岸”驻营，仅仅是从峡

口至李家河一段约 20 里的江滨地带。而从李家河至

宜都市红花套镇一带约 60 余里长的江段，两岸山势

陡峭，沟壑纵横。清乾隆进士吴省钦作《十二碚》曰:

“十二峰未来，十二碚直上。累累土馒头，坟起百余

丈。峭立江一涯，虎牙互雄长。……红花套溶溶，青

草渡茫茫。苦无路可乘，凿险役千掌。划石趾可乘，

穴石缒可襁。”［2］两百多年前的清中叶，这一带长江两

岸尚且仅有“划石趾可乘”的险峻山道，一千七八百年

前的刘备大军岂能随处安营扎寨和飞马奔驰? 今天

这一段长江上修建了夷陵大桥和宜昌长江大桥，北岸

沿江修建了 318 国道经夷陵大桥通向南岸，南岸从宜

都城区至荆门山修建了宽阔的柏油路，宜昌长江大桥

横跨虎牙、荆门二山，将汉宜高速公路( 武汉至宜昌)

和宜万高速公路( 宜昌至重庆万州) 连成一体，但这些

都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才出现的新貌。以四通八

达的现代交通网络看，大军对峙于“江北猇亭”一带甚

至长江两岸确实成为可能。然而，吴蜀猇亭之战是发

生在近一千八百年前，以今天的地貌和文学作品的描

写去揣测三国战事，岂能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

二、“江北猇亭”无战事，刘备主力在江南

清江流域

刘备大军既未选择水路进攻，也不可能选择沿江

两岸进攻，那么他是否从江北“夷陵道”进军而迂回至

“江北猇亭”一带呢? 《三国志·先主传》: “镇北将军

黄权督江北诸军，与吴军相拒于夷陵道。”《三国志·
黄权传》:“( 刘备) 以权为镇北将军，督江北军以防魏

师。”可见，江北夷陵道上确有蜀汉“江北诸军”。“江

北诸军”从何而来? 究竟有多少人? 《三国志·文帝

纪》之“裴注”引孙权上书云: “刘备支党四万人，马二

三千匹，出秭归，请往扫扑。”说明吴班、陈式攻占长江

峡口地带的前锋水军及黄权所率后续步军大约有四

万人，黄权为其主帅。由于夷陵城及峡口江滨地带需

要相当的兵力驻防，加上攻占峡口、夷陵城时无法避

免的损耗，黄权部署在“夷陵道”上的步军应在三万人

以下。其战略目的主要有二: 一是与吴军“相拒于夷

陵道”，牵制吴军以配合刘备主力行动; 二是“防魏

师”，严防魏军从侧后夹击而重蹈关羽之覆辙。而秦

汉时期的“夷陵道”是夷陵城通往当阳、江陵的官道，

其大体线路是从今宜昌市西陵区夜明珠、石板铺一带

至夷陵区峰宝山、龙泉镇一带再至当阳而前往江陵

的①。这条“夷陵道”位于虎牙山之北五六十里开外，

无论蜀军是防守还是进攻，都不大可能在虎牙山附近

的“江北猇亭”与吴军对峙。虎牙山是东吴水军要塞，

主要防止蜀汉从水路进攻。所以，堵截蜀军从夷陵道

进攻的吴军也不会部署在虎牙山附近，只能部署于当

阳一带。
正是由于黄权所部主要担任防守任务，因而当陆

逊举行大反攻、东吴水军迅速夺回夷陵城切断峡口之

后，驻防夷陵道的黄权步军在进退无路的情况下只好

北降曹魏。《三国志·文帝纪》曰:“八月，蜀大将黄权

率众降。”从“裴注”中可知，黄权率领史郃等三百一十

八名将佐投降，魏国“封史郃等四十二人皆为列侯，为

将军郎将百余人”，说明黄权步军是未经激烈战斗保

存完整建制而降魏的。毫无疑问，夷陵之战中整个江

北基本无战事。
我们再看看刘备主力的行踪。《三国志·先主

传》:“( 章武二年) 二月，先主自秭归率诸将进军，缘山

截岭，于夷道猇亭驻营，自佷山通武陵，遣侍中马良安

慰五溪蛮夷。”《三国志·黄权传》: “( 刘备) 以权为镇

北将军，督江北军以防魏师; 先主自在江南。”《三国

志·朱然传》:“黄武元年，刘备举兵攻宜都。”司马光

《资治通鉴》卷六十九: “( 刘备) 以权为镇北将军，使

督江北诸军; 自率诸将，自江南缘山截岭，军于夷道猇

亭。”［3］显而易见，刘备选择了江南夷道作为主攻方

向，其第一步战略目标就是联合五溪蛮夷兵攻占江南

重镇宜都城，部署在夷陵峡口及夷陵道上的蜀军只不

过是为了分散东吴的兵力和保障其侧后安全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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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备“于夷道猇亭驻营”，显然这个“猇亭”位于

“夷道”之上。两汉三国时期的“夷道”会不会位于江

北呢? 古人行政区的划分往往以大山大河为界，这样

便于控制与管理。《汉书·地理志》曰: “夷道: 莽曰

‘江南’。”郦道元《水经注》卷三十四《江水》云:“夷道

县，汉武帝伐西南夷，路由此出，故曰夷道矣。王莽更

名‘江南’，……刘备改曰‘宜都’。”［4］可见，“夷道”与

夷水( 蜀人称“清江”) 有关，秦汉王朝为了开发大西

南，特地沿着夷水之滨及周边地带修建了一条驿道，

并设立了夷道县。夷水在长江之南，夷道县自然在江

南，故而王莽直接更名为“江南县”，至刘备时又更名

为“宜都郡”( 仍保留“夷道县”) 。刘备既然“举兵攻

宜都”，“自江南缘山截岭”，因而其驻营的“夷道猇

亭”不可能位于江北。
刘备“自秭归率诸军进军”，又是从那条路线走到

夷道猇亭呢? 《汉书·地理志》曰:“巫，夷水东至夷道

入江，过郡二，行五百四十里; 有盐官。”汉之“巫”，即

今重庆巫山县和湖北建始县、巴东县一带，属于夷水

流域，自古出产食盐。盐业是古代支柱产业之一，故

两汉在夷水流域特设“盐官”，负责食盐的生产和运

输。所以，“夷道”既是驿道，也是盐道。在夷水流域

里，无疑还有许多条盐道，刘备“缘山截岭”所走的江

南山道应是一条“古盐道”。常璩《华阳国志》卷一

《巴志》云: “巴东郡: ……先主征吴，于夷道还，薨斯

郡。”［5］是说刘备伐吴失败后走夷道退回巴东郡而不

是溯长江而上的。任昭坤先生亦曾推测刘备之败退

路线说:“刘备大败之时是在江南，是从江南引退至秭

归南，再北渡到秭归的。”［6］刘备的撤退路线应该就是

他的进军路线: 从秭归南渡长江，沿东南方向进军至

宜都，即从今秭归县归州镇( 古秭归县治) 南渡长江至

秭归县郭家坝镇一带，再大体沿 255 省道向南经秭归

县杨林镇至长阳县堡镇，再向东南经长阳县贺家坪、
杨溪、鸭子口、都镇湾、晓溪、居溪等地至长阳磨市镇，

再向东进军宜都城; 也有可能从秭归郭家坝行至杨林

镇，再向东南经长阳县七里坪、白沙驿、木桥溪、高家

堰、青岩、津洋口、龙舟坪等地至磨市镇再东进宜都。
这两条线路是两汉时期夷水流域的著名盐道之一。
根据史籍记述吴蜀对峙的紧张情况看，“猇亭”应位于

夷水流域的东端，距离宜都城不太远。

三、“猇亭”之具体方位考察

火烧连营的“猇亭”究竟在何处? 史籍有名无记，

考古也未发现任何蛛丝马迹。但依旧可以从史料中

找到一些线索。清初大学者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

要》卷七十八《湖广四》之“宜都县”条中说: “猇亭: 在

县西。其地险隘，古戍守处也。蜀汉章武二年先主伐

吴，帅诸将自江南缘山截岭，军于夷道猇亭。”［7］顾祖

禹的时代距离夷陵之战有一千四百多年，他不可能知

道“猇亭”的具体位置。但他推测猇亭“在县西”( 而

不是宜都之北的江北岸) ，应该是有历史依据的。
魏晋史籍为我们提供了“猇亭”方位的线索。《三

国志·陆逊传》:“初，孙桓别讨备前锋于夷道，为备所

围，求救于逊。逊曰: ‘未可。’诸将曰: ‘孙安东公族，

现围已困，奈何不救?’逊曰: ‘安东得士众心，城牢粮

足，无可忧也。待吾计展，欲不救安东，安东自解。’”
自刘备设立宜都郡后，夷道城和宜都城逐渐分离，宜

都城建于清江与长江交汇处，夷道城建于宜都城西部

的夷道上。吴将孙桓( 字安东) 据以阻挡蜀军前进的

夷道之城，可能就是汉末夷道县的县治，也有可能是

夷道县的护城( 两汉夷道县经常发生蛮夷叛乱，为了

安全起见，一般会在县城前方险要去处建造防卫的军

事城堡) 。据明代弘治版《夷陵州志》卷之五《宜都》
载: 宜都源自“夷道”，夷道“古称岩邑”，位于夷水右岸

( 南岸) 层岩之上。正因为夷道城及其护城建造在清

江岸边层岩上，易守难攻，有效地阻碍了蜀军的进攻，

所以陆逊力排众议不急于援救孙桓。既然蜀汉前锋

攻到了夷道城一带，那么，刘备大军与陆逊主力对峙

的“猇亭”应离此处不远。
《三国志·吴主传》之“裴注”收录了一篇曹丕的

诏书:“《魏书》载诏答曰: ‘老虏边窟，越险深入，旷日

持久，内迫疲蔽，外困智力，故现身于鸡头，分兵拟西

陵，其计不过谓可转足前迹以摇动江东。根未著地，

摧折其枝，虽未刳备五脏，使身首分离，其所降诛，亦

足以使虏部众凶惧……’”夷陵之战结束后，孙权将大

败刘备的辉煌战果呈报给曹丕，这封诏书是曹丕写给

孙权的表彰书。此诏书提供的信息极为重要却不大

为学者们注意:“现身于鸡头，分兵拟西陵”，是说刘备

分兵佯攻夷陵，而主力却杀向“鸡头”。“鸡头”，即鸡

头山，位于宜都城西十五里处的清江南岸。鸡头山不

是一座山，而是一片丘陵，向东越过鸡头山就是平坦

的宜都平原。毫无疑问，鸡头山便是宜都西边最后的

屏障，刘备只要攻破这个屏障，就可以直下宜都城。
曹丕诏书所言刘备大军“现身”之地与《陆逊传》对蜀

军前锋围困夷道城的记述十分吻合。
刘备“举兵攻宜都”，陆逊没有理由不坐镇宜都进

行防守。宜都又称“陆城”，与陆逊抗击刘备大军有

关。而要守住宜都城，就必须在鸡头山以西地带依山

据水布防才能阻挡刘备的进攻。基于三国文献资料

的记述，我们专门对宜都市西部区域作了两次实地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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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有两点值得关注:

第一，这一带地形完全符合冷兵器时代的战场条

件。宜都城位于清江与长江交汇处的南岸，背靠宜都

城向西望，其右侧( 北边) 清江自西北向东汇入长江，

其左侧( 南边) 汉洋河自西南向东北汇入清江尾端，形

成了一个横卧的漏斗地形，宜都城基本处在这个漏斗

地形的尖端。右侧清江北岸由荆门山脉和长江及其

滨江水洲形成天然屏障，左侧汉洋河盘山绕岭，其东

南岸亦多为高山。而在这个东西长约 60 余里、南北

宽约 20 余里的漏斗地形之中，则大多是海拔百米上

下的低矮山丘，高则在两百米上下，山与山相连，林木

茂密，多谷地、溪流、池塘，既可择险而守，又适宜驻营

扎寨，具备典型的吴蜀大军对峙的战场特征及陆逊实

施“火烧连营”的基本条件。
第二，这一带许多地名传说同吴蜀大战息息相

关。《三国志·陆逊传》: “( 陆逊) 以火攻拔之，……
破其四十余营。备将杜路、刘宁等穷逼请降。备升马

鞍山，陈兵自绕。逊督促诸军四面蹙之，土崩瓦解，死

者万数。”据此可知陆逊火攻破营之后，刘备退守马鞍

山，尚有数万人马的实力，企图居高凭险以扭转不利

战局。说明马鞍山距离猇亭不远，从猇亭退到马鞍山

所需时间不长，否则刘备不可能保存数万人马“升马

鞍山”。今长阳县磨市镇与宜都市五眼泉乡交界，这

一带许多地名与夷陵大战有关。马鞍山位于磨市镇

西部崇山峻岭的边缘，其主峰海拔约 800 米，站在马鞍

山上向东望，便是一片低矮的丘陵地带，可以清楚地

瞭望远处的宜都城及城北之长江。马鞍山东侧有两

座山梁从高向低延伸至山脚下，形成了三个长约 10
里的小冲( 谷地) ，这三个小冲从北到南分别大兵营、
小兵营和驻马溪，相传当年刘备步军、马军在此驻扎

过。从大、小兵营尾端向东走约 5 里路便至“救师口”
( 今磨市镇所在地) ，相传马良为了解救被困马鞍山上

的刘备而率蛮夷兵赶到此处，吸引了不少吴兵围攻，

最终战死。从救师口向东走约 8 里路再向北拐过一

座山头，便是一条自东向西长约 8 里的小冲叫“军营

冲”，相传亦为蜀军驻营处，军营冲之西端高地叫“铁

门槛”，至今磨市百姓口中还流行着一句东吴谚语:

“打进军营冲，难过铁门槛”。从军营冲向东行约 8 里

路便至旧磨市镇( 1998 年淹没于水库中，磨市镇迁至

西 15 里的救师口) ，旧磨市镇位于清江南岸。从旧磨

市镇向东行 4 里处有座山叫“落阵岭”，方圆约 8 里，

最高处约 190 米，相传为吴蜀大军屯兵和激战之地。
再向东走便进入了宜都五眼泉乡的石门、鸡头山等

地。在东西长约 40 里、南北宽约 10 里的区域内竟有

如此密集的三国地名传说，实属罕见。

那么，“猇亭”的具体方位何在? 顾名思义，“猇

亭”是一处与“虎”有关联的邮亭。南朝顾野王《玉

篇·犬部》:“猇，虎欲啮人声也。”古代夷水流域多山

多虎，巴人( 蛮夷) 部落多以虎为图腾。《水经注》卷三

十七《夷水》曰: “夷水又东经虎滩，岸石有虎像，故因

以名滩也。……丹水又东北流，两岸石上有虎迹甚

多，或深或浅，皆悉成就自然，咸非人工。”［4］说明古夷

水及其支流两岸岩石上有许多人工雕琢或天然形成

的老虎图像，“猇亭”之称当与这一带岩石上多“虎像”
有关。古代建“邮亭”主要有两大用途: 一是驿站，传

送物资、信件的中转站，且为行人提供停留食宿处所;

二是瞭望远处、监视敌情的哨所。清江自北向南流至

旧磨市镇，再由此处折向东南 4 里流经落阵岭，由落

阵岭向东 3 里流经磨市镇下溪口村，再向北 6 里拐过

一座山角又向南 8 里至五眼泉乡石门村。旧磨市、下
溪口、石门均位于清江南岸，依山面水，1998 年清江下

游高坝洲水库建成后皆淹没于水库中。根据明清时

期的宜都县志和长阳县志记载: 下溪口是古代夷道上

通往宜都的最后一所驿站，离宜都城只有 30 里。而

下溪口之东北横亘着一座南北走向的山梁，当地百姓

称为“大山梁”，翻过大山梁的低凹处约 5 里路程就可

至石门( 绕水路需行约 14 里) ，石门之东约 8 里便是

鸡头山。“大山梁”的山道正是古人出川走夷道前往

宜都的陆路必经之地，不失为军事险隘处，而“大山

梁”南侧一里开外的地方有座百余米高的丘山，可以

俯瞰下溪口驿站，山上有许多奇形怪状的大岩石，当

地百姓称作“白虎包”。这是否“猇亭”之别称，山上当

年是否建有瞭望亭，均不得而知。但这一带依山带

水，岩石耸峙，西连落阵岭，东傍大山梁，方圆不下 30
里，是古代排兵布阵的绝佳之地。因而，这一带最有

可能就是夷陵之战中吴蜀大军对峙及陆逊火烧连营

的“猇亭”。

四、古战场“猇亭”失去踪迹的原因

我们说“猇亭”位于今长阳县磨市镇下溪口村的

白虎包一带，主要是综合史料提供的线索和军事学常

识以及地形特征等因素所作出的合理推测。但当年

此地是否称“猇亭”? 是否刻有“猇亭”二字的石碑?

其石碑确切位置在何处? 等等，均无从考证。造成

“猇亭”这种有名无址的原因何在呢? 我以为主要有

两大原因:

其一，夷陵之战前并无“猇亭”之称，很可能是刘

备临时的更名。
陈寿的《三国志》包括《魏书》、《蜀书》、《吴书》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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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部分，《吴书》和《魏书》主要来自吴国和魏国史官的

记录，无疑保留了一些吴人和魏人记录夷陵之战的第

一手材料。《吴书》多提及“宜都”、“夷陵”，也提过

“夷道”、“涿乡”、“夔道”等地名，却从未提及“猇亭”。
《魏书》更不用说。但魏人苏林在给《汉书·地理志》
中“猇: 侯国”一句作注释时说:“音爻。今东朝阳有猇

亭。”“东朝阳”是东汉三国时期济南郡管辖的一个县，

位于泰山南麓。苏林是曹丕时期的博士，博闻广见，

曹丕死后他还活了许多年，其注释《汉书》的时间应在

吴蜀夷陵之战后，而他只提及山东的“猇亭”却不提夷

陵之战中的“猇亭”，说明魏国人对夷道上的“猇亭”十

分陌生，他们甚至根本就未曾听说过陆逊火烧连营的

地方叫“猇亭”。
事实上，夷陵之战的“猇亭”首次出现于《三国志》

之《蜀书》，其中《先主传》提及 3 次，《马忠传》和《邓

张宗杨传》各提及 1 次。蜀汉未设史官，故而没有现

成的史书，《蜀书》是陈寿收集蜀汉官方留下的历史档

案资料加以整理而成，完成于西晋前期。蜀汉灭亡时

陈寿三十一岁，夷陵之战结束十年后陈寿才出生，他

对夷陵之战的记述只能根据蜀汉官方留下的零碎材

料加以整理，战场地名“猇亭”也只能是刘备身边的书

记官留下的原始记录。元初胡三省注释《资治通鉴》
卷六十九中“汉主夜遁，驿人自担烧铙铠断后，仅得入

白帝城”几句时说:“汉主初连兵入夷陵界，沿路置驿，

以达于白帝。”［8］由此可见，“猇亭”很有可能是刘备在

前线所设置的一处驿站邮亭，也有可能是刘备对一处

邮亭的更名。而更名“猇亭”则跟刘备的思想心态有

关，刘备很迷信，喜欢更改地名以图吉利。比如，赤壁

之战后他驻扎孱陵县，时任汉朝左将军之职，人们多

称他“左公”，他便将孱陵改为“公安”以图平安; 他见

夷道县为战略要冲，便改为“宜都郡”，取“宜居”、“昌

大”、“适宜建都”等含义; 他占据益州后，将巴东郡改

为“固陵郡”，取坚固、稳定之义( “固陵郡”本刘璋所

改郡名，后改为巴东郡，刘备以为“固陵”吉利而恢复

旧名) ; 夷陵之战惨败后，他仓皇逃到易守难攻的鱼复

县，为求得长久安宁，便将鱼复县改为“永安县”，其住

处亦称“永安宫”。或许刘备在夷道前线视察军营时，

见白虎包山上建有瞭望亭，而四周岩石上多有“虎

像”、“虎迹”，不免心血来潮将此处改为“猇亭”，取

“猛虎下山”、“虎虎生风”等含义以壮军威( 刘备早年

闯荡青州、徐州一带，足迹到过山东猇亭，也很可能因

山东猇亭而产生联想) 。但因夷陵之战异常惨烈，蜀

汉人马、辎重包括文件资料丢失殆尽: “水步军资，一

时略尽，尸骸漂流，塞江而下。”( 《三国志·陆逊传》)

加上刘备不久病逝于永安宫，战争又以蜀汉极不光彩

的结局告终，因而刘备更名“猇亭”以壮军威一事不大

被人们谈论。同时，“猇亭”仅仅是一个小邮亭的临时

更名，且两三个月之后就被东吴占领，因而短命的“猇

亭”只存留于蜀汉鲜为人知的档案资料中，影响十分

有限，并不像刘备改“公安”、“宜都”、“固陵”、“永安”
这类大的行政区域名那样闻名遐迩，这恐怕就是吴

国、魏国的史书只记“公安”、“宜都”等郡县名却未记

“猇亭”的根本原因。
其二，“猇亭”地处偏僻，通常不会引起文人学者

的关注。
今天各级政府往往会在著名战场旁建造一座纪

念碑或烈士陵园以示表彰英雄业绩。然而古代社会

生产力十分有限，交通不发达，出行不方便，因而对于

偏僻之古战场官府通常不会树碑纪念，即使树碑了也

很少有人能够前来瞻仰。“猇亭”地处夷水之滨，属于

偏僻冷清之地。尽管夷水流域的夷道是古代巴人通

往荆楚的一条重要交通线，但巴楚之间的主要通道是

长江航运。秦汉以后，随着造船技术的提高和航运条

件的不断改善，长江交通的地位远远高于夷道，如果

不是东吴水军强悍，刘备是不会选择偏僻险隘的夷道

作为主攻方向的。六朝隋唐以后，长江交通进一步发

展，所谓“朝发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 李白

诗) 正是长江航运发达的反映。长江交通的便利使得

夷水夷道的重要性日益消减。夷陵之战后吴国在交

通便利的宜都城建造了“丞相台”等台榭以表彰陆逊

拒蜀的巨大贡献，而决不会把这些台榭建在偏僻狭隘

的猇亭，尽管陆逊是在猇亭前线指挥火烧连营的。所

以，随着时光的流逝，夷水之滨的古战场“猇亭”便日

益远离人们的足迹和记忆。
正因为如此，历代文人学者对于“猇亭”的关注度

也始终不高。陈寿死于晋惠帝元康七年( 297) ，《三国

志》在他死后开始流传，晚于陈寿大约七十年的常璩

在《华阳国志》卷六《刘先主志》中只记录了一句“军

于夷道猇亭”，但未作任何诠释; 刘宋史学家裴松之给

《三国志》作注，也只作了一句“猇，许交反”的注音，而

未对“猇亭”作进一步的考辨。说明他们从《三国志》
里知道有“猇亭”之名，但并不清楚也不在意其具体方

位问题。东晋史学家袁山松在宜都做过太守，游历过

不少地方，写过《宜都山水记》，他比陈寿晚了大约一

百年，应读过《三国志》，郦道元作《水经注》描述宜都

山水主要参考的就是《宜都山水记》，然而郦道元注释

“江水”和“夷水”时多次提到刘备却根本不提“猇

亭”，说明袁山松《宜都山水记》亦未记述“猇亭”。我

们对《全唐诗》、《全宋诗》等大型文献做过检索，发现

有大量作品描写长江两岸的名胜古迹，如白帝城、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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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庙、神女峰、屈原塔、八阵碛、昭君村、石鼻城、三游

洞、楚塞楼、至喜亭、虎牙山、荆门山、陆城等等，却没

有发现一篇歌咏“猇亭”的作品( 唯宋末元初人陈普

《咏史·曹丕》诗提及一次“猇亭”) 。北宋欧阳修在

夷陵做过两年县令，苏轼兄弟亦多次游历夷陵山水，

他们的诗文均未提及“猇亭”。说明至少在北宋以前

“猇亭”地名仅仅出现于极少数史学著作中而不为一

般文人作家所题咏与关注，更不为一般人所熟知。
又通过检索《四库全书》等文献可知，北宋以后学

者们逐渐开始关注“猇亭”。宋初真宗年间朝廷组织

编修了一部大型史书《册府元龟》，其中 3 次提及“猇

亭”。由于《册府元龟》是宋代最具影响力的史籍之

一，故而后来文人学者屡屡提及“猇亭”，如北宋司马

光《资治通鉴》1 次，南宋郑樵《通志》4 次、王质《雪山

集》1 次、朱熹《资治通鉴纲目》2 次、萧常《续后汉书》8
次、郭允蹈《蜀鉴》6 次，元代郝经《续后汉书》7 次、刘
履《风雅集》1 次，王幼学《通鉴纲目集览》1 次，等等。
但无人对此地名作过任何考证。而“猇亭”的真正闻

名是在小说《三国演义》流行之后，不仅“猇亭”频频出

现于学者们的著述，而且“猇亭”屡见于诗人笔下，甚

至百姓口中，如明代诗人彭颖《猇亭》诗云:“漠漠荒烟

蔓草青，野人指点说猇亭。新磷无主多于昔，苦雨凄

风不忍听。”清代诗人王士祯《宜都县南中流大风》诗

云:“南首猇亭路，茫茫白浪间。风生羊角戍，山尽虎

牙关。”等等。然而，此时人们所谈论的“猇亭”早已弄

不清其东西南北了。

注 释:

① 这一线路为清代官修骡马大道，应是在古“夷陵道”的基础上修建
的。参见湖北省宜昌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的《宜昌县志》之卷
八《交通》，冶金工业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28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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